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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康太

儿子要远赴异国他乡，去攻读学
位了。出国前那个晚上，他妈妈忙前
忙后，为他收拾行装。客厅的电视机
屏幕上，出现了军旅歌曲《儿行千
里》。听到“替儿再擦擦鞋，为儿再缝
缝扣，儿行千里揪着妈妈的心头肉”
时，我就忍不住想流泪。我是舍不得
要出远门的儿子，但更多地是想起了
我的母亲。以前，我每次离家的前夜，
母亲都会这样，忙前忙后，忙这忙那，
唠叨再唠叨，叮嘱再叮嘱，生怕我有哪
句话哪件事没有记下。

母亲生我那年才刚满二十岁，是
个在读的师范生。母亲要去外地上
学，就在老家给我找了个奶妈，开始了
我少小远离母亲的人生。到后来，母
亲虽然工作了，但只能住在办公室里，
我便在奶奶和外婆家轮流寄居。但母
亲一有条件就把我接回身边，可那时
工作变迁太频繁，过不了多久，我又会
再度被送回老家去。

后来，母亲终于有了固定的宿
舍。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父亲
接我回家。长期与母亲分离，我难免
生出生分感来。在那个年代，人们不
顺心的事情太多，没挨过打的孩子也
恐怕不多。每次母亲打过我，又会对
我特别好，给我吃这吃那，却什么都不
说。母亲显然很后悔，但她怎么可能
向孩子道歉呢？我至今有个习惯，不

爱吃鸡蛋和肉——那时，父亲是小干
部，母亲是小学教师，连吃豆腐都要凭
票供应。可母亲总说：“娃从小在外面，
吃不上好的。”每到有肉吃时，便不停地
把肉往我碗里夹，结果吃得我腻味，到
现在看到肥肉就恶心。也因为经常要
离家，每次母亲都要煮鸡蛋，让我路上
吃。直到今天，母亲仍然舍不得吃鸡
蛋，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母亲一生的多半时间从事教育，
最看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我小时候
的淘气是出名的。五六岁时，就因为
看隔壁两个老太太吵架，被三寸金莲
踩肿了脚，疼了半个多月。上小学二
年级时，班上转来个柔弱的女生。我
上课时总揪坐在我前排的她的小辫
子，还用脚踢她屁股。这女同学最终
领着她的母亲，向学校告发了我。偏
偏接待她们的就是我的母亲，其后果
可想而知了。

为人师表，当然得从自家的娃娃
教育开始。母亲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
在我身边，就想了个对付我这个“三天
不打，上房揭瓦”的孩子的办法。她让
我的同桌和我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
去见她，先由我报告当天是否干了坏
事，再由我的女同桌检举验证，看我是
否说了实话。然后，母亲再根据情节
是否严重，决定如何教育和惩罚我。
我的女同桌十分尽职尽责，使得我的
聪明才智无处躲藏。我被逼无奈，便
今天送她几张画片，明天送她几张从

母亲办公室偷来的办公纸。女同桌终
于被拉下水，后来无论我干了什么坏
事，我的女同桌都会很忠厚地向我母
亲证实，我说的全是实话。

“文革”期间，划片入学，我被划到
了远离市郊处入学。母亲四处托人，
硬把送我进市里最好的学校。从家里
到学校，往返有二十多里地。母亲每
天都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学校。我那时
已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但很能吃，体
重不轻。看着母亲艰难地踩自行车，
不断地上坡下坡，我要求下来，可母亲
坚持不让。母亲有时要上班，就央求
过路的拖拉机、汽车，甚至牛车，带我进
城。有一天晚上，参加学农，回家很
晚。母亲怕我出意外，匆匆骑车进城
接我。我那时刚学会骑自行车，到了
东关时，天差不多全黑了。看到迎面
过来一个慌慌张张的骑自行车的妇
女，我赶忙给她让路，而她也赶紧给我
让路，左躲右闪，一下子都撞倒了。我
爬起来一看，原来对方就是我的母亲。

高中毕业后，我去了很远的农村
下乡插队。母亲多次骑着自行车，往
返五六十公里，到我下乡的村子里，找
村里的干部，希望我能早些被招工。
终于，我被招工了。我在那个冬日的
清晨，兴高采烈地坐在大卡车上，想象
着遥远的未来，充满了莫名的兴奋
感。可母亲送走我后，却一路哭着回
到家里，说：“娃从小就在外边，现在又
走得这么远！”

我却越走离家越远了，回家的次
数也越来越少，即使能回家小住，日子
也越来越短。那时没有电话，没有网
络，书信是唯一的联系。母亲的信多
是重复说过的话，几乎总离不开不要
舍不得吃，注意身体，加强锻炼，等等。

如今，母亲老了。年已八旬的母
亲身材比过去缩小了几近三分之一。
三年前，母亲摔了一跤，大腿骨折，打了
钢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又患了帕金
森综合症，手不停地抖动。母亲得知
我要回来，和年过八旬的父亲互相掺
扶着，去菜市场买了一堆菜，发好了面
团，蒸了一锅我爱吃的素馅包子，非要
看着我吃了一个又一个。我离开时，
母亲把那些包子包好，让我带回海口，
因为我的儿子也爱吃奶奶做的包子。

“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儿行千里
母担忧。”这是母亲从外婆那里传承下
来的话。母亲说，她经常会在噩梦中
惊醒，因为她“从来不给儿女操好
心”。直到我有了儿子，才真正体会到
这句话的含义。

“儿行千里母担忧”语出古人《鹊
华秋色图》：“儿行千里母担忧，泪水洒
九州。”可是，民间还有一个版本，叫：

“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
愁”。这也正如母亲说过的“人心都是
往下长的。”人都是父母生养的，可人
给予父母的爱，哪里比得上给予儿女
的爱更多呢？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
疼爱我们的那个人？只有母亲了。

■ 苏麦

我有个女朋友，认识了很多
年，忽远忽近的，关系一直也不密
切，不过觉着她活得最像个现代女
人，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
切。

她说她在嘉陵江边长大，自小
就会玩水。大抵因为山城云雾的
润泽与嘉陵江水的淘洗，她的皮肤
细白得通透，不需粉黛，娥眉淡扫，
朱唇轻抹，便是玲珑的美人。她确
实长得美，不是现在流行的刀戳出
的锥子的脸，是《红楼梦》里宝姐姐
那样盛世的体态，面若中秋月，说
话语气娇嗲嗲的，不似重庆女子的
热辣，倒像从小生长在江南，肌骨
莹润，天然地一股风流酥香。

她生长于草根，没上过大学，
但这不影响她走向世界。十八岁
那年，揪着“十万大军下海南”的尾
巴，她和一个绕了里三层外三层亲
戚关系的表哥到了海口。一路上，
表哥跟她说了很多成功女人成功
的事例，还特别举了武则天当例
子。历史一过就一千年，大浪淘
沙，成王败寇，当年和武媚娘争宠
的嫔妃，哪个不是美人堆里冒尖儿
的，到了现在，谁还记得？所以，要
在乱世里当盛世的人，就要有雄
心，有软的言语，硬的心性。

表哥的一席话，她认为至少有
一半是听懂了。

到海口的第五天，她就在一家
豪华夜总会找到了工作，当迎宾。
迎宾这活儿其实挺好，最能洞悉往
来客人的真实面目，在门口站个十
天半月，往来人物的身份，大抵能
猜个八九不离十。

其时在海南闯荡的人都有一
股热血，全是拓荒者的姿态，尤其
女人，学历不是敲门砖。凭着几分
清纯的扮相和无辜的眼神，她很快
在夜总会门口认识了一个比她整
整大了二十岁的一家公司的老总
W君，更重要的是，W君是个单
身。她迅速得到了一份更好的工
作，在W君的公司里当前台，并很
快和W君谈起了恋爱。穿上职业
装的她很美，端庄，大气，说话捏着
鼻子，嗲声嗲气的，像林志玲，因为
心里有底，她比写字楼里那些成天
忙得晕头转向的白领更优雅，有一
种招牌的气定神闲。

她其实在感情上挺浪漫，譬如
为了让W君娶她，甚至闹过自杀。
不过据说当年W君有婚姻恐惧症，
求她再等一等。她一等近十年，却
发现W君眼神里的爱越来越少。
由于头脑的精刮，她开始把爱情放
到一边，决定给自己找个老公。但
在海南物色一圈后，她发现没几个
能入法眼的。她开始向外拓展，网
络是最好的媒介。

她很快成了各大征婚网站里
最抢手的人物。在近半年的时间
里，她见过的男人以千百计，无一
例外，这些男同胞在见面之后都要
给她发来无数誉美的短信，她似乎

正以飞沙走石之势成为新一代黄
金剩女的标杆。不过她不是等闲
之辈，被人追逐的感觉虽然好，到
底存着镜花水月的成分，对于找老
公，她向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精
于算计。

久经排查，我这个亲爱的女友
最终选绎了一个在北京做生意的
香港人作为结婚对象。这当然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她一直想让自己
及后代获得更多的福利，老有所
依，她其实想过找个老外，比如美
国人或者加拿大人，但她不会说外
语，这会让自己从一开始就处在劣
势，也使交往过程的变数增多。找
香港人是折中方案，方方面面合计
起来都还不算太差。这年头，婚姻
哪有十全十美的，既然是凑合，那
就凑出点实在的东西来。

结了婚，她过起日子来也很有
天才。领结婚证之前，她迅速在海
边买了两幢别墅，空着。后来从香
港老公那里扒拉钱来装修，房产证
上是她一个人的名字，属婚前财
产。如今新的婚姻法出台，她觉得
自己实在有远见，挣了一笔。

没多久，她就对自己的婚姻感
到了厌倦，她和香港老公依然分居
两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海口，两
人的财产也各自经营，讳莫如深。

婚后第二年春天，她生了一个
大胖小子。她的香港老公已年过
不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自
然喜极，感激涕零，对她的要求百
般应承。

有了儿子，香港老公回海口的
次数越来越多，她却越来越厌烦，想
离婚。她对朋友们说老公温吞的性
格，没有血性，天塌下来也别指望他
哼一声。说了这话，她似乎就有了
充分睥睨他的理由，剩下的牵扯，就
是尽快办理入籍香港的事。

到了年底，香港户口一办好，
她就携了儿子回海南。她明确下
一步的计划，离婚该提上日程了。
在北京时，她就仔仔细细估算过这
场婚姻的本利，不能再拖下去了
——她已过四十，再熬下去，就得
从牛奶葡萄变成了金丝蜜枣，虽说
如今的化妆品都神奇，除非粪土之
墙，没有不可圬的道理，但真到了
那一步，自己先就缺了底气。

香港老公给儿子的生活费源
源不断地打进银行的卡里，即使离
了婚，这一块福利也不会断了的。
前几天，她把原来的飞度车淘汰
了，换成敞篷的宝马，很拉风。朋
友们都羡慕她活得洒脱，她也不避
忌，有时拉上三两个姐妹出去兜
风，都打扮得妖娆，惹得旁人一路
侧目。

离婚的事还没下文，其实这婚
离没离倒也不是十分的紧要，她继
续过着食利生活。有一天，她特别
想吃上海的大闸蟹，就托了人专门
从上海空运过来，到海口时，这些
大闸蟹手脚被绑得扎实，喘着粗
气。她之前在电话里就说好了，得
要活的，新鲜。

“闯海”美女

港北小海的早晨
■ 叶清华

早晨天蒙蒙亮，我穿上衣服去万宁市港北小海海
边走一走。

港北小海没有无锡太湖烟波浩渺、气势恢宏，也没
有青海湖的碧波连天、壮美绮丽。此刻，它更像一位温
情脉脉的少女，在黛色天空的陪伴下带着一湾清水，发
着亮光，缓缓流过。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吸进口里，仿
佛都带有咸味，汩汩的水声荡涤着我的胸怀，让我忘却
一切烦恼。海面上，浮起一层白蒙蒙的雾气，水气愈近
水面，水气愈浓。水在朦胧之中，周围景物也在隐约之
间。一切都在混沌之中。睁大眼睛望去，此岸望不到彼
岸，若不是港门岭那盏一闪一闪的标灯，我误以为是到
了云海。四周虽是朦胧一片，但仔细看时，水气中又隐
隐出现了几艘船只，或许是轻车熟路的缘故，它们悄无
声息，恍如在水上飘过，船上的灯光已经很疏，在茫茫中
透出淡淡的黄光，远远望去，像是大海上的点点渔火，高
低明灭，在雾色恍惚之中。

启明星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天空由黛色变成浅
灰色，水气也慢慢消散了些。这样，视线就能望得远些
了。此时，港北小海中的船只似乎也多了起来。大机
轮、小汽船，还有老式的木渔船，木渔船的帆作三角形，
鼓风顺流而下，倒也溜得飞快，一下子就消失在视线尽
头，构成了一幅瑰丽的画面。稍远处，三三两两的海鸥，
悠然地围着海面打转，不断地去撩拂海水，每当船只驶
过，击起一片浪花，一群海鸥掠散飞起，又一只只地飞
拢，围着海面嬉水……

不知不觉，天空又由深蓝变成了浅蓝。柔柔的蓝
丝绒，没有它这么透明，光润的蓝石玉，没有它这么灿
烂。它蓝得既不发晦，也不淡得发白。朵朵白云从它下
面浮过，扮成侠士仕女，骑龙乘风，有盛装的车典，也有
随行的乐队。瞬间，又演绎成其它的神话……

忽然，东边的天空染成了胭脂色，我知道太阳将升
起，便目不转睛地盯住它。遥远的海面上，鲜红的晓日
从海平线上透出来，将它的丝丝光彩直射入我的眼帘，
仿佛在欢迎我和它接吻。太阳像接受着千钧压力，挣扎
着慢慢上浮。这时，蓝天蒙上了一层金辉，大地掺上了
一层金粉，四周顿时弥漫了清晨富丽的温柔。金光也射
散在海面最后一层薄薄的轻纱。使我感到万分惊奇的
是，海水在阳光的照耀下，竟然由浅蓝变成了碧蓝，而且
那蓝色浓极了。海岸边的树，驶过的船，飞过的鸟，都在
海中留下了湛蓝湛蓝的倒影，照照自己，连人也变浑然
一体了。最后，太阳终于冲出云层，跃出海面。它放着
柔和的光芒，慈爱地唤醒了还在沉睡的大地，给大地带
来了勃勃生机。

“嘟——嘟——”几声有节奏的机船汽笛声，打断
了我沉思的凝望，抬眼远望，港北小海渔港渐渐热闹起
来，人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瞧，一艘艘渔轮靠岸了。

“喂，大家的动作要勤快些，不然可要来不及啦。”王大副
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指挥着。甲板上是一筐筐银光闪闪
的白鲳鱼、后安鲻鱼，少说也有一万斤。无数条鲜活的
石斑鱼都乖乖地在鱼筐里。那些对虾、龙虾还不老实，
在网里跳上跳下，不过扭动了一阵子后，也知道逃不出
这个“铁笼”，只好安静地躺下。小王和小蔡拿来秤砣，
准备过秤。只见他俩把筐子往秤上一放。“呀，两三个秤
砣还不够呢？”小王高兴地喊道，“是啊”小蔡笑眯眯地
说，“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这时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着一筐鱼走下船，
累得满头大汗，可他们顾不上歇息。又一只渔船靠岸
了。几个小伙子显得更加卖力了，他们忙着装鱼、卸鱼，
红光满面的脸上流下了豆大的汗珠。虽然大家都忙得
热火朝天，可老船长还是不满意：“抓紧时间再抬两筐。”
船上棕浅色桅杆上的五星红旗也在呼啦呼啦地飘着，好
像在说：“快些，快些”！港北小海渔港上，人们的欢笑
声、吆喝声交织成一首激动人心的晨曲。

红了樱桃
■ 米丽宏

水果，有个性呢：梨子妖冶，苹果端庄，杏子腹诽
多于甜美，桃子越老越没规矩。樱桃呢？媚。

我所在的小城，樱桃栽种不多。但一入五月，就有
外地人推着平板车来卖，一木盘一木盘的樱桃，亮亮地
安静着，很魅惑人。它在眼前晃，在脑子里晃，晃啊晃
的，就晃起好多联想：比如，印度美女眉心的红色吉祥
痣，比如，明晃晃、光润润、娇艳如花的性感小嘴巴，还有
那个樱桃小丸子一样刁蛮的清新系小女生。

清水洗净的樱桃，盛在晶亮玻璃碗里，这样看那样
看，都叫人心动；摩挲片刻，忍不住口舌之欲，捻一个，再
捻一个，吃不够咧。他呢，只在一边看你吃，那种默默的
温存和纵容，比任何甜腻的表白，都要有力量。

樱桃，这爱情的果，水晶心琉璃核，叫人想起年少
和青春。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诗中写：甜而且更
甜，甜得闷透。穿红衣的即如画眉鸟梦见，谁在亲吻
谁？当爱情，踏着高跷走到树巅。

他写的就是《樱桃》，男人眼里的樱桃跟自己所爱
的女人一样吧，都是诗。

年少时迷宋词，最喜蒋捷那句“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一红一绿，被这个细心的男人捉来，做流年暗转的物
象，真好。如今我仍感觉，“樱桃”这句，是古诗词之美的
极致，“绿”也肥，“红”也媚，调和圆融、地老天荒的静美。

见过一幅中国画，画面上方，几颗樱桃，红艳得似
要跳出纸页；樱桃下，一素衣女子，仰首而望，唇上一
点红，似与樱桃轻吻。樱桃，少女，鲜果，红颜，一组
合，便是爱情的印迹，多微妙的感觉。

樱桃之媚，媚如诗。有的人，写诗一辈子，不见得
有诗意；而有诗意的人，本身就是一首诗。樱桃即如
此，一种诗意的尤物。

初夏，我喜欢在凉拌黄瓜里，缀上樱桃两三颗，不
仅为味觉，也为视觉，它像一联律诗里的动词，把一碟
翠绿盘成了一阕平平仄仄。

跟我一样有玩心的大有人在呢。去蛋糕店买蛋
糕，甜美大蛋糕完工之际，师傅轻悄悄于奶油上点了
一茎红樱桃。这一笔，真点睛，那俗世暖甜的蛋糕，忽
然成了一幅清新小写意。

如今，青春逃遁，不知去向，什么闲愁啊、怅惘啊，
早已下落不明；再不会做见花落泪，对月伤怀的傻事
了。奇怪的是，一玻璃碗红樱桃，却能引人想起好多。

到底是它，媚媚的樱桃，承载着女人烟火生涯的
流光一闪。

小鸟匆匆飞往巢穴
■ 涂彪

白天，
小鸟飞得很远很远，
汗流浃背。

天黑了，
天爷爷打开手电——月亮，
照亮小鸟回家的路。
小鸟匆匆飞往巢穴，
心里惦记着孩子，
嘴里还衔着好吃的食物。

我要学小鸟，

小鸟很小，
却能飞翔。
它飞过田野、山岗，
飞过城市、村庄。

小鸟眼睛很小很小，
但由于它能飞翔，
视野变得非常宽广。

我要学小鸟，
我要飞翔。

时间背后的絮语
■ 佘正斌

一种视线隐蔽在心灵的深处
思绪总在波澜壮阔后归于平静
三月的刀口不觉抵近内心的软肋

这个冬天，我始终惦记着儿时
那张油画背后的另一个侧面
粘满泪水以及淘气的情节

时针不停转向生命的维度
在这个深怀感激且多情的夜晚
内心的疼痛如切肤一样胶着

山风抵御不了潮水的侵袭
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把
这个春天交给下一个季节呢？

三亚河夜色（外一首）

■ 何顺昌

华灯伴月夜通明，
水映琼楼尽风景。
两岸欢腾人如潮，
一曲舞罢又歌声。
闻听仙鹿忙回头，
忽见河上飞金龙。
惹得红林香风醉，
莫道白鹭不解情。

游天涯海角

远离朝堂荒蛮地，
孤悬海外鲜人知。
游人如织礁石在，
时光无声春秋几。
对面不识无缘人，
千里相会有知已。
浩浩长天涯何处，
茫茫大海角哪里？

一条小溪的泪水
■ 李玉峰

你美丽的线条
原本是大地一幅行为艺术
你欢笑的浪花
原本是故乡一节天籁音符
流经哪里，那里便有歌声与鸟语
给少女梳妆美丽，为男儿灌浆智慧
儿时，我常在小溪中游弋灵魂
于“山兰稻”飘香的岸边放牧梦想

艄公把希冀与憧憬一同钓进笭箵
渔娘把收获同情爱一起缝入风帆
小溪养育两岸儿女，万千生灵
仿佛终生乳娘为大地灌溉琼浆
有水的地方才是家的方向啊
童年的记忆若渔帆点点从心中犁过
遥远的乡愁永远留在涛声与波光中

如今，村边的那条小溪近乎干涸
两岸龟裂的田地仰天喊渴
断断续续又流淌出混浊的泪珠
岸边一排排吮吸你血浆长大的林木
仿佛一个个将奔赴沙场的怀乡壮士
感恩的泪水
在晚风摇曳的月光下肝肠寸断
人类似乎终究有了醒悟
忏悔的泪水重把干涸的小溪灌个

饱胀
甜甜的梦乡里我仿佛看见
涓涓细流，再一次泛起生命的涟漪
又如历史－样，流淌在幽深的岁月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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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许云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螃蟹
酱一直深受黎族人的喜爱，人们用它
来代替味精等调料；在烹制青菜等食
物时添加少许螃蟹酱，这样煮出来的
食物容易软烂，口感滑腻，且菜色极
佳。使用螃蟹酱烹制的菜肴所散发出
的独特香臭味，颇受上年纪人的欢
迎。在海南西部有一种说法：“汉人食
虾酱，黎人食螃蟹酱”，这反映了当地
民间的一种饮食文化。

螃蟹酱的做法很简单，只需取新
鲜的田蟹晒干后碾成粉末状，拌入适
量的食盐后封存数日即可。螃蟹酱
通常用来拌煮蔬菜，荤类一般较少使
用。螃蟹酱在使用前最好先用少量
的清水煮开，然后用纱布滤去蟹壳杂
质，仅用其汤料来拌煮菜肴即可，以
免因拌入坚硬的螃蟹壳而影响菜的
口感。螃蟹酱富含钙、铁、蛋白质，氨
基酸等，用螃蟹酱拌煮出来的食物不
仅酥软，而且极具营养价值，符合养
生之道。

早些年，由于生产生活条件有限，
黎族人不得不挖空心思在野外寻找食
物，以养活一家老小。黎族人有一句谚
语：“食在家，菜在野”，意思是饭食在家
随时有，吃菜得到野外找。黎族人喜食
葫芦瓜叶、南瓜叶和地瓜叶等绿色蔬
菜，黎族老人在煮菜时喜欢放入少许螃
蟹酱，使生硬的南瓜叶变得酥滑软透，
其口感堪比闷炖，甚是奇妙。

螃蟹酱黎语称作“发包”；“发”
即“粉”，“包”是螃蟹的意思（音译），
因此，准确来说螃蟹酱应叫螃蟹
粉。关于螃蟹酱的由来至今已无从
考究，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但黎
族人食用螃蟹酱的历史由来已久，
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人民公社时
期，黎族人出门耕田耙地时都习惯
带上腰篓，看到田间偶有螃蟹爬行
便随手捡拾丢进腰篓。通常这些捉
回来的螃蟹要么煮着吃，要么用来

腌制螃蟹酱。
夏季，烈日当空，稻田里的水炙

手可热，螃蟹们觉得呆在水中闷热
难耐，都纷纷爬上田埂来“纳凉”，此
时，有经验的人只需轻轻地翻开草
丛，便可将懒洋洋地蛰伏在草丛中
的螃蟹逮个正着。那时的稻田里螃
蟹很多，运气好的时候，一次可逮到
半腰篓的螃蟹。

对乡下人来说，螃蟹并不是什么
稀奇之物，田蟹不比海鲜，小孩子嫌它
太硬，不大爱吃。捉回来的螃蟹一次
吃不完，人们便将其腌渍，然后晒干，
以便保存。田蟹质地坚硬，没什么嚼
头，晒干后更难吃，于是，聪明的黎族
人便将其舂烂，然后跟青菜一起拌煮；
后来，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煮出来的
青菜容易软烂，而且口感味道极佳，于
是，人们纷纷效仿，在煮菜时添加些螃
蟹酱，从而煮出了富有黎族风味的菜
肴，螃蟹酱也因此而被当地人冠以“黎
族味精”的美名。

早年生活条件艰苦，不少黎族家
庭甚至连家里仅有的一点猪油都舍不
得吃，平时做菜只放入少量的螃蟹酱，
既营养又实惠。辛勤劳作了一天的人
们回到家后，从自家的园地里采摘几
把地瓜叶，洗净后放入锅中，然后撒些
螃蟹酱，很快，螃蟹酱特有的香臭味便
在屋子里漫延开来，人老远就能闻到，
偶有路人路过，有闻惯了螃蟹酱的人
就会惊呼：是谁家在煮螃蟹酱哟？得
赶紧去讨一碗酒喝了。说实在，螃蟹
酱看着黑黏黏的，但它居然还能够与
美酒相提并论，可见螃蟹酱的诱惑力
之大。

在味精还没有发明之前，黎族人
就已经用螃蟹酱来代替调料。如今，
许多黎族民间的饮食结构也不断地在
发生变化，油盐酱醋和鸡精等调料早
已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黎族人家庭
中必备的基本佐料，曾经备受黎族人
喜爱的螃蟹酱也因此而与日失宠，在
岁月的长河中渐渐被人们遗忘。

螃蟹酱

浮世掠影wh


